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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颖

黑色的船舱，白色的船室，船身挺立一根黑色烟
囱……在大唐南京发电厂（以下简称“南京发电厂”）
办公楼大厅内，一艘名为“京电号”的轮船模型格外
引人注目。 据说，它是为庆祝电厂百年华诞、双机投
产，由电厂职工按“京电号”6:1 的比例还原制作而
成，真正的“京电号”原船，则珍藏在南京渡江胜利
纪念馆，现为纪念馆内的国家一级文物。

“京电号”是一艘什么船？ 它与南京发电厂是什
么关系？ 又为何会珍藏在渡江胜利纪念馆？

坐落在扬子江畔的南京发电厂， 前身是创建于
1910 年、点亮南京第一盏电灯的中国第一家官办发电
厂———金陵电灯官厂。 1912 年，金陵电灯官厂更名为
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于 1919 年在江边建立分厂，定
名下关发电所，南京发电厂的历史由此启航。在与共
产党共同成长的革命和奋斗历程中， 这座电厂浴火
重生，运煤小轮船“京电号”更是在 1949 年的渡江战
役中立下赫赫战功，被誉为“渡江第一船”，也被当
地人亲切地称为“小火轮”。

1925 年，“京电号” 小火轮由上海沈宝记船厂制
造，是一艘钢质蒸汽机动船，长 23.1 米，宽 4.25 米，总

吨位 41.4 吨，主要负担从浦口火车站往下关发电厂
运送煤炭的任务。

1949 年 4 月 20 日，国共和平谈判破裂，随后，解
放军渡江战役打响，百万雄狮在西起九江、东到江阴
的 1000 余里战线上横渡长江。

大军要渡江，没有船不行，但国民党政府下达了
“封江令”，采取一切手段，对长江下关段两岸的船
只进行破坏， 将江北的船只收归南岸或沉船堵塞
河港， 将搜罗到的江南大小船只拉到内河里严格
看管。

当时，国民党为了军事需要，还下令电厂不能断
电，并在“京电号”上贴上不准动用运煤船只的布告。
中共地下党组织带领电厂工人巧妙地利用这个命令
和告示，在各种危机之下 ，始终将“小火轮”掌握在
自己人的手里。

1949 年 4 月 22 日上午， 两个国民党士兵来到
电厂码头，执意要用船。 船工黄纪发、吴诚聚、钮其郎
将目光落到布告上，吴诚聚走上前说道：“老总，这是
发电厂的运煤船，你们上司有命令，谁也不允许动
用！ ”两个敌兵朝布告上打量一番 ，只好走开。 他
们走后 ，船工们更加小心，急忙将船紧贴码头，隐
蔽在吊煤机的下方。

1949 年 4 月 23 日中午，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和
密集的枪声从浦口方向传来 ，长江北岸的国民党
部队仓皇逃回南京 ，守在长江南岸的国民党部队
则向城南退去 。 出于安全考虑 ，黄兴发 、钮其郎 、
吴诚聚 、戴仁芳 、缪金泉 、黄纪发 6 名电厂船工给

“京电号 ”小火轮加好煤 、压好火 ，做好相关防护
准备后便离开了 ，他们急切盼望着解放军能快点
打过江来。

快天黑时， 解放军 35 军 103 师的 5 名侦察兵出
现在下关电厂门前，他们发现了“京电号”，并请求支
援。 6 名电厂船工迅速回到电厂，并以最快速度升火
启动，劈波斩浪，直奔江北。

这一夜，6 名船工冒着生命危险，驾驶“京电号”往
返于下关浦口之间， 在渡江战役中，“京电号” 运送了
6000 多名解放军指战员过江，为渡江战役胜利、解放
南京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 年-1950 年， 国民党反动派多次轰炸南京，
重点轰炸电厂机组和设备， 为保证南京军需和社会
用电，“京电号” 始终坚守在运煤第一线， 为机组发
电提供源源不断的燃料保障。

全国解放后，“京电号” 继续在南京下关电厂服
役， 并在长江马鞍山段抗洪抢险中成为 “救灾船”。
1978 年，“京电号” 离开了服役 30 多年的南京，被
调拨至淮阴电厂， 之后于 1982 年被调拨给连云港
市灌南县灌南鸿远运输有限公司从事货物运输 ，
编号 “苏淮 605”。 在此期间 ，为适应货物运输需
要，它由蒸汽机船改为柴油机船。

2009 年是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 60 周年 ，
阔别 30 年多后，“京电号”又回到了南京，存放于渡
江胜利纪念馆， 自此成为纪念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的重要载体， 继续向世人讲述那段扬子江畔惊天动
地的红色“船”奇。 （作者供职于中国能源报）

父亲生于 1934 年， 十一二岁起就给地主家当长工放
牛，一天能挣回一个黑面馍馍。 1949 年 9 月的一天，家乡
甘肃省玉门县迎来了和平解放酒泉城后挥师西进的解放
军， 刚刚 15 岁的父亲听说部队能吃饱饭， 还能为穷人做
主，就扔下牛鞭参了军。

1950 年 3 月，父亲随部队转战西南，参加了广西剿匪
战役，后整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39 军赴朝鲜参战，从朝鲜
回国后，先后在西安、兰州部队工作，还参加了甘南剿匪
战役。 后来， 因病重的祖母日夜思念多年未见面的儿
子，在一封封家书的催促下，父亲于 1959 年底带着满身
伤病转业，离开了部队，放弃了组织上安排的工作回到
老家，在黄土地上默默耕耘了一辈子。

回乡后，父亲一直在大队工作，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孩
子多，全生产队里，我家的日子过得最紧巴，直到包产到户
后，才逐渐好转。父亲不让我们和别人家孩子比吃穿，只严
格要求学习争先，他常说，只有学到知识，才能做一个对国

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父亲一辈子对部队怀有深厚感情，我们兄弟三个到了十八岁都去验过兵，

最后只有二哥如愿以偿入伍，到新疆塔城军分区守卫边境线 13 年，后转业在
新疆工作。

去年 10 月，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在北
京召开，父亲老早就盼着这一天，他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盯着屏
幕，双手紧攥，情绪亢奋，目光中闪现出久违的激动。 当穿着志愿军军装的
老战士代表们蹒跚步入会场时，他激动地站了起来，仿佛要走进电视中和
战友们拥抱，随后又感到无法如愿而神情落寞。

今年元旦前夕，地方政府给父亲送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 70 周年”纪念章，父亲接过纪念章，眼含热泪，并反复念叨着：“国家没有忘记
我们，没有忘记……”

这些日子， 每次看到电视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的新
闻，年近九旬的父亲时而久久凝视屏幕沉默不语，时而一个人打着手势唱起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我知道，他又沉浸在战火纷飞的回忆里，
又想念那些牺牲的战友了。

70 年前那个沉沉的黑夜里，当父亲与战友们手握钢枪，背起行囊，义无反顾
跨过鸭绿江时，我想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听党指挥，保家卫国。

战火纷飞中，与父亲同期入朝参战的 35 名玉门籍战士，1953 年 10 月只
有两人回国。 “都是多么好的小伙子啊，一个个那么英勇，11 点冲锋，下午 2
点不到就牺牲了……” 每次喝点酒，父亲都会重复这句话，而且总是一边感
叹，一边抹眼泪。

父亲从不看战争题材的电影，以前村里放露天电影，他不看，后来家里有
了电视，他还是不看。 小时候我和两个哥哥腰里别着木头手枪，用马莲草绑
腿，打打闹闹时，他总是虎着脸：“打仗有什么好玩的，还不回来好好写字！ ”

父亲有个鲜红的小本本，一直压在箱底，我识字后才知道，那是转业军人
证明书，上面有毛主席头像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题词，还有
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印章，照片上的父亲英姿勃发，斗志昂扬。
父亲还有一枚“入朝作战纪念章”和一枚“三等功军功章”，可惜都被我们小
时候偷偷翻出来挂在胸膛上“打仗”时弄丢了。

十五从军行，百战存一息。父亲已入耄耋之年，而他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那些长眠于异国他乡的鲜活生命，已化为满目青山，远远守望着他们心心念
念的祖国，守护着保家卫国的初心。

(作者供职于甘肃省水利厅疏勒河流域水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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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妍

高大的身材、爽朗的笑声，说话间，一
双布满老茧的大手有力地握了上来。 眼前
这个古稀之年的老人，正是人称“平朔第
一铲”的老党员王天润，一搭手，便知道
他浑身仍藏着干劲儿。

1985 年 7 月，在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
煤矿开工仪式上， 凭借过硬的技术和娴
熟的操作， 王天润开着液压铲车挖起了
第一铲土。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第一
个、 也是最大的中外合作经营项目 ，安
太堡矿的建设备受关注， 光是现场见证
开工的中外记者就有上百人。

由于是中外合资“首单”，合作面临不同
制度和文化的碰撞，很多如今看来稀松平常
的事，当时几乎都是在争议中敲定的。“安太
堡矿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走过
来的。 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
向，在反差中寻求共性，是我们中方管理
者始终坚守的原则。 ”王天润坚定地说。

彼时，按照美国西部矿山动态管理方
式，采掘现场换车不换人，卡车坏了立刻
停下，换一辆新车继续工作。 “外方觉得车
辆无需定员管理， 谁开到哪辆车就是哪
辆，坏了放到一边，由维修人员拉走。 为了
追求时间就是效率， 即便在休息期间，车
辆也不熄火，柴油可劲儿烧，把我们的老
工人心疼坏了。 他们认为，提高效率无可
厚非，但绝不能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于是
要求四人固定使用一辆车并负责到底，
这样出现问题才可以追溯， 同时避免违
规操作造成车辆损坏。 ”王天润举例说。

还有一件小事令王天润记忆深刻。 安
太堡矿实行 72、72、73 工作制，外方的“备
忘录”管理制度十分严格，所有职工的工
作情况都通过计算机管理，违纪一次就以
备忘录的形式录入计算机。 “记满三次，
他们就会说‘我不希望再看到你’，意味
着你被开除了。 ”

当时， 夜班休息时间为凌晨 3 点至 3
点半，可以吃夜宵、喝咖啡，有些卡车司机
为了提神，偶尔会抽几口香烟。 一次，有个
司机在驾驶室内仰头翘腿， 边吸烟边休
息，由于卡车很高，驾驶室离地面足足 3
米多， 外方人员在地面看到有人把腿从
窗口伸出来 ，认定其在睡觉偷懒 ，立刻
记上一笔，任凭司机怎么解释也没用。

“一听说要扣钱、开除，工人急得直哭。
这时候我们党组织必须出面， 帮助工人维
护合法权益。 ”王天润说，工会人员一边安
抚工人， 一边耐心向外方解释：“烟还点
着，人怎么可能在睡觉呢？ 而且你们一叫，
工人马上就下车了。 姿势不对可以批评，
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开除。 ”

秉持开放学习的态度，中方的管理思
想也在进步。 按照要求，卡车所用的空气
滤芯器，到期必须更换，老工人觉得东西
没坏，舍不得扔，拿风管吹吹灰尘还能继续
用。这时，外方人员不干了：“请给我一个数
据，怎么证明它还能使用。 ”

“我们说，滤芯本来就是挡灰的，吹干
净就行了。 可外方人员认为，经过反复试
验，滤芯使用一定时间要强制更换，因为
一辆卡车是一个整体， 重复使用一个不
合格的部件，很有可能造成车辆损伤，必

须强制保养。 ”王天润坦言，起初很多人
不理解，但经过深入思考，大伙儿一致决
定接受建议。 “既要勤俭节约，也要讲究
科学管理设备。 回过头来看，就像现在咱
们自家开车，到一定里程就得保养，到什
么时间换什么配件，是有道理的。 ”

与外方磨合与交汇中的故事， 不止一
个。 很多人说， 安太堡矿犹如一个 “活广
告”，它让外国人看到了中国良好的投资环
境和广阔的前景， 尤其看到了中国人自上
而下的改革开放决心。 “我们与外方合作六
年，一起工作、学习、娱乐、开表彰会，他们
很看重矿上颁发的荣誉， 不少人回国后还
专门把奖状挂在墙上。 渐渐地，外方人员
发现，矿上最认真努力的那些工人，遇到
困难冲锋陷阵的那批人， 都有一个共同
的身份———中国党员， 因此也越来越支
持企业党组织开展工作。 ”王天润回忆。

上世纪 80 年代， 安太堡矿区所在的
山西朔州还未建市，“改革开放”还是一个
新词。 正是因为安太堡矿在改革大潮中率
先发力，内陆省份才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
口， 在晋北大地上开拓出的这块煤炭产
业“试验田”上，在文化的交融中，人们认
识了牛仔裤、收录机，更看到了方兴未艾
的科技革命。

“我在这里工作了 32 年， 退休后继续
住在矿上的生活区， 见证了安太堡矿的成
长与变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倡导
和推动中外经济合作的开篇之作是安太
堡矿，而其建成投产，也为全面改革开放
总结了经验、树立了形象。 ”王天润话语中
充满自信。 （作者供职于中国能源报）

七律·长征

晋晋北北安安太太堡堡 种种下下““试试验验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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